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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走读西溪镇柏西村·作品选登

□杨方

希腊诗人阿尔基说，狐狸知道很多东

西，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

这个夏天，狐狸知道唐先的葡萄不是

酸的，盘龙谷的梨子水分最多，八字墙的

黄桃像蜜一样。而刺猬关心的一件大事

是柏西村的稻子。立秋前，它爬上山梁，

朝柏西村张望，看见柏西村的稻田已经一

片金黄，这耀眼的金黄，差点亮瞎刺猬的

眼睛。刺猬捂住眼睛，以为只要自己不

说，它就是世界上唯一知道柏西村稻谷已

经金黄了的刺猬。它不知道，其实鸟雀早

已从空气中嗅到了稻谷成熟的气息，它们

从很远的地方朝柏西村飞去，每一只鸟都

想成为第一个尝到新鲜稻谷的鸟。

我是最晚知道柏西村稻子金黄的

人。我知道柏西村稻子金黄的时候，已经

有很多人跟在鸟雀后面去了柏西村。他

们看见柏西村头顶堆叠的云朵映射着地

上稻谷金黄的色泽，误以为那是柏西村人崭新的粮

仓。而比他们提前到达的鸟鸣，已经被稻谷染成了

金黄色，因此听起来比往常更明亮。很快，他们发现

自己的眼睛也传染了稻谷的金黄，以至于他们看见

的所有东西都是金黄的颜色。阳光是金黄的，风的

翅膀是金黄的，山下的房子是金黄的，穿裙子的女人

是金黄的，她手里撑开的伞也是金黄的。当风吹动

稻田，仿佛是一头斑斓的豹子跳跃着跑过。有一阵，

稻田突然喧闹起来，发出嗡嗡的声音，他们误以为是

一群金黄的蜜蜂突然飞动起来。

当黄昏来临，太阳缓缓靠近人间，大地上所有金

黄的光线开始变得柔和起来，稻田也不再那么耀眼和

刺目，他们立好三脚架，从相机拉远的镜头里，屏声静

气地看着镜头里的画面。他们惊讶地发现稻田童话

般缩小了，被田埂依次分割成条状，带状或块状的金

黄色块，层层叠叠，纵横有序，如一幅大师笔下的油

画。他们被稻田的美震撼得想哭，猛地从镜头前抬起

头来，那一刻，眼前静止的金黄，已经随着愈来愈浓的

黄昏，慢慢满溢出来，慢慢顺着倾斜的地势，温柔地流

淌到山脚的村庄里去。

我有点遗憾自己没有跟他们去。庄子说过一句

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如此大美的东西，似乎不言

一下，他们就会被美撑破了身体。从他们发在朋友圈

里的图片上看，柏西村的稻田的确是值得赞美的。柏

西村的稻田种在坡背上。每一畦稻田，都随山势地形

的变化而形状不一。坡缓的地方开大田，坡陡的地方

开小田。因此柏西稻田的美不是平面的，它不平铺直

叙，也不用单调的排比或对偶，而是一种递进式的抒

情，一层比一层更金黄，一层比一层更迷醉。

不能不说，梯田的美在于层次分明，梯田和稻谷

相结合，就是层次分明的色彩之美。梯田式的稻田庆

元有，云和有，金华也有。我去过金华的梯田，规模不

大，层次感不强，没有给人形成一种强烈震撼的美

感。和柏西村的稻田不能相提并论。而贵州的梯田，

山势太陡，落差太大，开出的田，窄得只能种下一行稻

子。我在贵州的时候，从一个山寨回另一个山寨，为

了赶近路，不得不从梯田上飞身往下跳，上一层梯田

和下一层梯田之间，落差有一米多，有的两米多，我背

着书包，像武林高手一样不停地往下跳。田里的稻子

刚收割过，泥土松软，富有弹性，我越跳越有经验，越

跳越轻盈，有那么一刹那，我以为自己可以无翅而

飞，风把我的头发吹起来，霓虹从我的肋

间穿过，而脚下稻田起伏，夕阳滑落。

柏西村梯田式的稻田在永康其他地

方很少看见。可能是为了方便灌溉，永

康人习惯把稻子种在平地或山脚。在我

看来，稻子属于水生植物，至少也应该是

两栖类植物。缺水的地方是种植不了稻

谷的。比如新疆，我小时候见过大片的

麦地，见过一眼看不见边际的玉米地，也

见过一直燃烧向天边的向日葵地，但从

来没有见过稻谷。我无法想象雪白如珍

珠的米是如何生长出来的。新疆有一个

地方叫米泉，是一个可以种植水稻的地

方，我于是对那个地方充满了向往，梦想

着能去那里看看。直到我十几岁回到南

方，才第一次看见了水稻。没有抽穗的

水稻和牧草差不多，只不过水稻比牧草

长得更整齐一些。抽穗的水稻，则像生

长着一个金矿一样让人喜悦。在农民的眼里，那的

确是和金子一样珍贵的东西。我曾经坐在田埂，看

爷爷用月牙一样小的镰刀割稻子。我可是从来没有

见过这么袖珍的镰刀，好像怕割疼了稻子似的。我

奇怪爷爷为何不用大一些的镰刀。那种割牧草的大

镰刀，割草的人抡起胳膊唰的一下割过去，牧草就倒

下一大片。爷爷也不用脱粒机，他在一个木桶上把

谷粒小心地拍打下来，那感觉，也像是怕弄疼了稻

子。一切似乎还是农耕时代，爷爷喜欢用最原始的

方式对待稻谷。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出爷爷对

土地的依赖和对粮食的热爱。爷爷是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传统式农民。

在许多田地长满杂草，农民不再耕作的今天，柏

西村稻田里的金黄仿佛成了人们追究的某个传说。

仿佛有很多个爷爷在柏西村耕作。我想着在某个太

阳将落未落的黄昏去一趟柏西村，也许我熟悉而亲切

的爷爷，就在那里。我一辈子要找的那个故乡，就在

那里。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柏西村，风在吹拂，

阳光在照耀，万物在用心生长，我所能做的，唯有将它

的美从梯田的金黄转移到纸上。

又到夏收季节，久在樊笼里的人顶着烈日，从永

城往东北方向，穿过东永高速下了西溪，绕过崎岖的

山路，来到山顶。放眼望去，金黄色的稻田，如一层层

的波浪往下荡漾开去，与之遥相呼应的便是连绵起伏

的群山。站在田埂上，热浪滚滚，裹挟着稻香、野草和

泥土的芬芳，阳光的味道迎面而来。——这就是西溪

镇柏西村的千亩梯田。对于这片新开垦的土地，我感

到陌生又熟悉。因为多年前，这里曾经是穷乡僻壤的

山沟沟。

山脚下的那条蜿蜒小溪，缓缓地流向一个若隐若

现的村庄，那是我熟悉的地方——寨口村。因为这里

有把我从小带大的、我喊她阿毑的保姆。因为有她，

我和这片土地有了割舍不断的情缘。

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我母亲在柏岩乡政

府工作10多年之久。当时的乡政府叫公社，公社

所在地在寨口村。母亲工作忙，就在驻地边上的四

合院子里找了个保姆，负责照顾我和二哥。从有记

忆开始到上小学前，寨口阿毑家和芝英奶奶家就是

我来回往返的常驻地。

寨口村里的这所四合院、门前的寨溪、溪对面的

隔山是我小时候的乐园。春天的时候，院子里的人

便忙开了，他们有时候要带我去山上摘一些山梅（红

妞）、杜鹃花。有一次，几个较年长的小伙伴带我去

拔猪食的野草。不一会，我就拔了满满的一篮子，当

我颇为得意准备邀功领赏的时候，同伴们把我的草

倒了一地，哈哈大笑，说，这个叫蓬！猪根本就不吃，

你这个“蛀米虫”（他们把居民户口的人称之为蛀米

虫）。

夏天的时候，院子里的人们就各自端着碗，坐在门

槛上，一边聊天一边吃饭。我可以依稀看到大人们的

两鬓、额头、衣服上附着一层薄薄的盐霜，那是他们外

出劳作时留下的汗迹。我喊阿毑的子女为哥哥姐姐。

有一次，他们带上我去田里劳作，而我却被密密麻麻的

小虫子叮得浑身起包，加上毒辣的太阳，回来就中暑

了。从此，阿毑舍不得他们带我出去“受罪”。傍晚时

分，人们就要到对面隔山的簟基上收谷子。晒干的谷

子收藏前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要把饱瘪的谷粒区分开，

这需要风车来完成。木制的风车顶部有一个梯形的像

漏斗一样的入口，中间圆形“大肚子”中藏有一叶轮，风

车旁边长着一个摇臂，转动后叶片产生风力，这时候瘪

粒和饱满的谷子分别从旁侧和尾部口子出来，以此区

分谷粒的饱瘪。完成这工序需要两人操作，阿毑将晒

干的谷子倒入风车顶部的漏斗中，我就喜欢前去帮忙

——摇风车。当然这个也得有技巧，他们总嫌弃我摇

动的速度不均妨碍了他们的农活，让我一边去。所以，

我对于农活的亲身体验的记忆也仅限于此。

夏天的时候，父母亲担心阿毑家农活多，怕我在

那里碍手，不想让我久留，要把我接回奶奶家。有一

次，小伙伴们看到我父亲进了院子，知道要来接我，给

我通风报信，可是我来不及躲藏，急忙中就躲进了谷

柜里。刚刚合上盖子，就听得阿毑说，这孩子出去玩

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左右等不到我回来的

父亲就走了。父亲走后，我才拍拍脚底下的谷子，从

谷柜里爬了出来。

秋天收割玉米之后，院子里的小伙伴就带我去山

上的玉米地里，逐一品尝一截截已经砍断了的玉米

秆。有些时候，我们找到比较甜的，就放在嘴里细细地

嚼。虽然没有甘蔗的松脆和香甜，但在小伙伴们的嘴

里也嚼得津津有味。而今，这片山已经修整成一片片

的梯田了。眼前的风景和之前的已经无法一一对应。

现在，附近就是柏岩蜜梨的种植基地，我们曾经在玉米

地里，寻找那微微发甜的玉米秆，满足舌尖上的饥渴已

经成了回忆。还是这片土地，已经种满漫山遍野的又

脆又甜，一口下去水嫩得可以滴下果汁的蜜梨。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交通非常不便利的山里

人，哪里会想到，几十年之后，寨口的蜜梨，柏西的梯

田，成了吸引十里八乡人的一道旅游风景线。几千年

来，需大量的劳动力付出的耕田、插秧、收割，如今一

个人操纵一台机器即可解决。那时候墙上“为实现四

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标语，就像黑白照片一样赫然浮

现脑海。三四十年过去了，曾经的穷山恶水，变成了

丰饶的土地。

迎着滚滚而来的稻浪，在高山之巅，我是天边的

云朵，在成熟的稻田里，可以看到你的充实，一如沉甸

甸的稻穗。

稻香满山飘
□应春柳

柏西村，万物都在用心地生长

稻田风光 秦艳华 摄


